职业、社交与诗学:作为编辑的纪弦(路易士) by 刘奎
2018年第 7期
职业、社交与诗学：作为编辑的纪弦（路易士）
刘 奎
摘 要：纪弦（路易士）是一位重要的现代派诗人，但为人所忽略的是，他同样是一位
诗刊编辑，先后编辑出版《火山》《菜花》《诗志》《诗领土》《异端》《现代诗》等多种诗刊。 路
易士早年学画，美术背景为他编辑刊物提供美编的专业视野；编辑诗刊为他自己提供了
诗作发表的平台，同时也是他与诗坛交往的重要方式。如编辑《诗志》期间，他就与北京、武
汉、福州、香港等地的《小雅》《讲座》《诗之叶》《红豆月刊》等诗刊互动，形成几乎遍及全
国的青年诗人圈。 纪弦逐渐形成的编辑理念，使他在继承上海现代派精神的同时也试图
走出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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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弦是台湾著名的现代派诗人，原名路逾。 纪弦是他一九四五年开始使用的笔名，此前叫路易
士。 纪弦一九四八年底赴台之后，继续他的诗歌生涯，他创办的诗歌刊物《现代诗》被视为台湾现代
诗的滥觞，如尉天骢就认为，“纪弦创办《现代诗》季刊，是台湾现代派的启蒙者”①。洛夫在《诗坛春秋
三十年》将纪弦创办《现代诗》季刊那年作为“中国现代诗的历史”的起点，认为他所倡导的现代诗运
动，“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全面推展为一项影响不仅限于台湾一地的文学运动”，并且认为纪弦所发
起组织的“现代派”，“确曾为 1950年代的中国新诗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对日后中国新诗的发展具有
决定性的影响”②。 可见纪弦及其所创办的《现代诗》在台湾当代诗坛和诗歌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就目前的纪弦研究来看，台湾学界较为侧重其台湾时期的诗歌创作与实践，或者是从现代诗的
源流出发，探讨纪弦所提倡的现代诗运动与他在上海时期诗歌活动之间的关联，尤其是与戴望舒、
施蛰存等《现代》诗人群之间的历史延续③。大陆学界除这种思路之外，也关注其早期诗歌的风格，以
及抗战时期他的政治立场问题④。就整体而言，两岸学界对路易士或纪弦的分野还是有所侧重，即便
是谈现代主义的脉络问题，背后实际上也预设了路易士与纪弦的割裂式存在。本文拟突破纪弦与路
易士之间、纪弦的上海时期与台湾时期之间的分裂叙述，将其视为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诗人或诗
歌实践者，考察其诗歌活动与诗学理念之间的前后关联，以及变化的内在逻辑；同时，较之学界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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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诗理念和主张的研究，本文以他的诗歌实践为主，借助他所创办或参与编辑的报纸和刊物，
在钩稽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考察路易士 ／纪弦的编辑经历，以丰富我们对纪弦的认识；其次从文学社
会学的角度①，将编辑视为文学生产与传播的一个环节，进而探讨纪弦周边文人与文学团体的诗歌
创作和社会位置，及其交际圈的连续与变更。
在探讨其编辑情况之前，先回顾其编辑生涯。
一、美术、诗歌与编辑
纪弦以诗人名，编辑经历未受到充分关注。 考察其生平可以发现，他筹办、编辑了一系列的刊
物，不仅如此，他还具有较为专业的编辑素养，如亲自设计封面、排版、插画等。这或许与他的专业相
关。纪弦早年学画，曾先后就学于武昌美专和苏州美专，学的是西洋画，学画的经历不仅让他由西方
美术史而了解到现代派运动，为他后来转向现代诗创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美学素养，他的美术功底
也为他此后的编辑工作提供了条件，可以说他一开始就兼有诗人与美编的双重身份，如《现代诗》封
面上的椰子树就成为纪弦主编刊物的独特标识。而他的第一次编辑实践也与他的美术生活有关。据
纪弦回忆，一九三三年他曾与其妻舅胡金人等联合举办画展，并取得了成功，这被他视为“毕业后的
第一件大事”，“而这一年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他的“第一部诗集的出版”②。这本诗集为《易士诗集》，
是自费出版，而整个编辑基本上由他自己负责，据他所说，“这个诗集的封面，当然也是我亲自设计
亲手画的。 一个学画的人，却不能替自己的刊物画画封面，那多么丢人！ ” 该诗集的封面是“易士诗
集”四个美术字，镶嵌在几何图框中，极具视觉冲击和现代感。 此后他的诗集大都由他自己设计，且
有着鲜明的特色，如多以几何字体题名等。 除了封面外，装饰扉页的也是他自己的木刻作品，“题为
《自画像》，穿着大衣，戴着呢帽，背着画箱，就像我平日出去写生时的那种样子。六十四开袖珍本，横
排，全书厚约七十多面”③。 自画像从此也成为纪弦各类诗集的常见封面或插画，如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初出版的《纪弦诗甲集》《纪弦诗乙集》都是以自画像作封面。
纪弦真正开始他的编辑生涯，可能还要从他自办诗刊《火山》开始。 纪弦从苏州美专毕业后，曾
前往镇江的大港担任乡村施教所的干事，但不到半年便因病去职。 病愈后去上海，正式开始其卖文
生涯。 去上海后他便独资创办诗刊《火山》。 该刊封面设计延续了《易士诗集》的简约风格，也是“火
山”二字的几何构图，两个美术字构成火山的图案，文字与图案互为一体。 此外，该刊的其他编务也
都是路易士一人负责，“编辑、校对、跑印刷所、登广告以及一切有关发行的业务，都是我一个人一手
包办，这叫做单枪匹马闯天下”④，对刊物编辑、出版流程的熟悉，无疑为他此后办刊积累了经验。
在上海期间，纪弦逐渐融入以施蛰存、戴望舒和杜衡为中心的现代派诗人群，随后参与到他所
说的“第三种人文艺运动”中，这主要包括三个领域：一是在《现代》停刊以后，参与杜衡所编的《今代
文艺》，从“今代“与“现代”的时间关系上也可推测二者之间的延续性；二是组织“星火文艺社”镇江
分社；三是出版“未名文苑”丛书，路易士的《行过之生命》便是该丛书之一，该诗集前有杜衡的序，后
有施蛰存的跋。
一九三六年纪弦曾短暂东渡，归来后与韩北屏、常白、沈洛组成“菜花诗社”，出《菜花》诗刊，之
所以名“菜花”，盖“菜花四瓣，属于十字花科，藉以象征我们‘淮扬四贤’之合作”⑤。 不过该刊只出一
①台湾学者曾提及从社团、文学传播等角度研究纪弦所编刊物的面貌，参见须文蔚：《点火者·狂徒·叛徒·战后纪弦研
究述评》，须文蔚编选：《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 09 纪弦》，台南：台湾文学馆 2011 年版，第 96 页。
②③④⑤纪弦：《纪弦回忆录》第 1 部，台北：联合文学 2001 年版，第 57、57、75、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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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接着改出《诗志》，纪弦都是编辑的核心人员。 抗战时期纪弦经云南赴香港，经杜衡的介绍接编
《国民日报》副刊“新垒”，并借此出《文萃》旬刊。香港沦陷后返回上海，于一九四四年独资创办《诗领
土》，同年夏，与杨之桦、南星等合办《文艺世纪》。 日本投降后，纪弦开始用“纪弦”的笔名，并于一九
四八年创办《异端》，这是继《火山》《菜花》《诗志》之后，纪弦创办的又一份诗刊。
一九四八年底，纪弦与杜衡同船赴台。 在台期间，纪弦继续在刊物编辑方面着力。 先是编《平
言日报》的副刊《热风》，“除了画版外，算字数，亲自校对，有时还到排字房里去帮忙工友拼版和检
字”①。 一九五一年他与钟鼎文、葛贤宁合作，借《自立晚报》副刊出《新诗周刊》，该刊登载有纪弦、钟
鼎文和覃子豪等人的诗作，可说是五十年代初台湾最为重要的诗歌刊物。 翌年，在潘垒出资的情况
下，纪弦创办暴风雨出版社，主编新的《诗志》。 这份学界并不太重视的刊物，在纪弦看来却很关键，
他认为这 “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份以杂志形式出现的诗刊”，“其文学史的地位实不下于 《新诗周
刊》；而作为《现代诗》的前身，那更是有起开路先锋的重要性了”②。
而纪弦编辑刊物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现代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其事业的“顶点与高潮”。与
此前办刊相似，《现代诗》不仅是他独资承担，编辑、发行等也几乎又是他“一手包办”。在他的回忆录
中，他曾详细地记载了这份刊物诞生的过程：
于是第一步，我决定名这即将诞生的季刊为《现代诗》。 不出月刊而出季刊，那当然是
因为诗的读者毕竟属于少数，而诗乃少数人的文学，不可能大众化的。第二步，我试着用二
号画笔（画油画的，而非中国毛笔）写了“现代诗”三字，觉得还不难看，就制好了一块锌版
备用。 第三步，写信征稿。 其实我手头《诗志》的存稿尚多，出一两期不成问题。 第四步，动
手编辑，起草宣言，一鼓作气，接着就发排了。我的编辑方法与众不同，可称之为“克难式”。
十六开本，十六面，篇幅虽然不多，然而容量很大，有的直排，有的横排，有的加框，有的嵌
线，排得密密麻麻，不留一点空白，然而版面美观，标题醒目，看上去并不觉得拥挤，因为我
本来是学画的，对于“构图”大有研究。 ③
美术专业出身的优势再度凸显，为他编辑《现代诗》提供了条件，而后来《现代诗》封面上的槟榔
树也成为一个独特的标志。 此外，为了筹措出版经费，他还四处去拉广告赞助，征求订户；“还有买
纸，车纸，跑印刷所，搬运诗刊，邮寄诗刊，以及亲自送书到订户家里去”。 “是《现代诗》季刊的发行人
兼社长”，同时，“也是编辑兼校对，经理兼工友”④。 对纪弦来说，此时诗人与编辑的身份可能是二而
一、相互融合相互支援的；而他能胜任这些工作，也得益于他长期以来的编辑工作。 此外，在台期间
纪弦还出版了大量的诗集，如《在飞扬的时代》《纪弦诗甲 ／乙集》《槟榔树甲 ／乙 ／丙 ／丁 ／戊集》等，这
些诗集的封面设计都较为独特，或以纪弦的自画像为封面，或与《现代诗》一样，以槟榔树为封面，印
刻着纪弦的诗思与美术眼光。
经由上文简单的梳理可以发现，编辑是纪弦诗人身份之外最为重要的身份标识，甚至可以说，办
刊、编刊与纪弦进入文坛、融入现代派文人圈密切相连，是他最终组建自己的诗人团体的重要凭借与
方法。 如《火山》的创办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自己作品发表的出路问题，该刊登载的诗作以纪弦
自己的诗作居多，其他则是其弟路迈与友人林家旅的作品。 从某个角度来说，纪弦与同在上海滩的邵
洵美有些相似，二人都算是世家子弟，家境不错，邵洵美家族本颇有资产，又娶盛怀宣的外孙女，纪弦
的父亲则是北洋军界的高官，正是有这些条件，二人进入文坛的方式，才避免了大范围投稿的“走出
去”的战略，而是选择了一种不计成本的办刊的方法，以“引进来”的方式进入文坛，这与同时期其他
①②③④纪弦：《纪弦回忆录》第 2 部，台北：联合文学 2001 年版，第 24、41、48、48-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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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亭子间作家迈入文坛的途径不同。 因为较之投稿，办刊本身也是一种话语权，这是编辑路易士 ／
纪弦带给诗人路易士 ／纪弦的隐性资本加持。 为融入现代派文人圈，纪弦不仅资助戴望舒出《新诗》，
也与杜衡合作编辑刊物，切入现代派的编辑环节，也让纪弦更深度地参与了现代诗潮。 而当他在文坛
有一定的地位之后，他所编辑的刊物便逐渐成为他个人诗学观念的试验场，进而以个人的诗学观为
号召，形成一个颇有影响的诗歌流派，这也是《现代诗》后来成为“现代派”同人刊物的内在原因。
二、以刊物为交流平台的诗歌圈
学界在考察路易士 ／纪弦前后期诗学观念的历史连续时，多从现代派这个视角出发，考察其后
来的现代诗理论和主张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施蛰存、 戴望舒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学观念之间的关
系。这种叙述解释了路易士 ／纪弦前后期的连续性，甚至解决了台湾现代诗的历史源流问题。就纪弦
这个诗人或诗歌活动家来说，这种从《现代》到《现代诗》的飞跃论述，也可能相对遮蔽他的丰富性。
实际上这种从现代派到现代诗的论述，也是纪弦自己所看重的。如他在回忆录中就说，“和我最要好
的也最受我重视的，就是徐迟等‘现代派诗人群’，及杜衡为中心的‘第三种人集团’各位作家；而在
这个圈子以外的文艺界人士则属泛泛之交；至于那些左翼诗人左翼作家，我是不往来的”①。 这或是
事实。 但如果回到三四十年代上海、扬州、江苏的文化场域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现代派诗人群
来说，他远算不上核心成员；而在他与现代派诗人群保持密切互动的同时，他与另一些青年诗人群
倒是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也有更为一致的文学诉求。 因而，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四五十年代之交纪
弦的诗歌活动。一方面是为了将其历史延续性落实为更为具体的层面，另一方面则是还原诗人纪弦
诗歌实践与诗学理念的历史丰富性。
纪弦与现代派诗人群的接触，是从他携稿前往现代编辑部拜访施蛰存、并得到施蛰存的指点开
始。 此后他的诗作便偶见于《现代》，并与施蛰存、杜衡等时相过往。 但与此同时，他还与其他几个诗
歌团体往来较为密切。
第一个是“星火文艺社”镇江分社及其后的“菜花诗社”。 星火文艺社是杨邨人、杜衡、韩侍桁等
组织的文艺团体，发行《星火》杂志，提倡自由主义文艺。但就目前所见的前三期，尚未看到路易士的
作品。 不过纪弦曾组星火社镇江分社，并借镇江《苏报》副刊出《星火》周刊，主要作者有常白、沈洛、
韩北屏、向京东等，都是刚出道且名声不显的诗人。他们虽然也出《星火》周刊，但实际上是星火文艺
社的外围组织。 此后纪弦所组织的菜花诗社，也正是以纪弦、常白、沈洛和韩北屏四人为核心。 常白
原名完常白，当时是镇江某小学教师②；韩北屏是扬州人，时任扬州《江都日报》记者编辑③；沈洛生平
资料不详，但据纪弦所写《记常白和沈洛》一文，可知沈洛也是镇江人④。 因而，菜花社可以说是一个
基于地缘的诗人小团体。
《菜花》诗刊只出一期，路易士等接着出《诗志》，二者的作者群基本上一致。 诗刊之所以由《菜
花》更名为《诗志》，据《诗志》创刊号上《编者的话》所说，是因为林丁与鸥外鸥两位诗人来信，认为
《菜花》“不大好听”，“有小家碧玉气”⑤，因而改为《诗志》。 《菜花》的作者群除了纪弦所谓的“淮扬四
①纪弦：《纪弦回忆录》第 1 部，第 64 页。
②关于常白生平可参考吴心海：《鲜为人知的现代派诗人常白》，李果编：《海上文坛掠影》，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 2013 年版，第 234－240 页。
③《韩北屏生平》，韩北屏：《韩北屏文集》（下），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01 页。
④纪弦：《记常白和沈洛》，杨之华编：《文坛史料》，上海：中华日报社 1944 年版，第 356 页。
⑤《编者的话》，《诗志》1936 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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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之外，还有蒋锡金、刘宛萍、甘运衡、蒋有林、吴奔星、李章伯、南星、侯汝华、鸥外鸥、李心若、史卫
斯、宋衡心、徐迟等。 这个作者群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这些诗人来自不同的城市，且大多在主编诗
刊。 其中，甘运衡、蒋锡金和刘宛萍其时都在武汉，蒋刘二人本就是《火山》第二期的作者，因投稿相
识，蒋锡金是江苏宜兴人，曾与厂民在上海合编过《当代诗刊》，去武昌后也参与蒋有林等在宜兴办
的《中国诗歌》；甘运衡曾在武汉主编《诗座》。 吴奔星、李章伯与南星等在北京，吴、李合编《小雅》诗
刊。 宋衡心在福州，与宋琴心合编诗刊《诗之叶》。 鸥外鸥与李心若在岭南，此外还有香港的梁之盘，
他所编的《红豆月刊》与路易士等也多有交流。查阅这些诗人及其所编诗刊可以发现，不仅他们在纪
弦所编的《诗志》上发表作品，纪弦的作品也见于这些诗刊。 或许是因为有戴望舒或徐迟的作品，新
诗研究界目前多将这些诗人归为现代派诗人，而当时戴望舒等编的《新诗》，也发表纪弦、侯汝华、南
星等人的诗作，二者之间的确有很大的重合度。
不过比较而言，《诗志》《诗之叶》等刊物的作者知名度还是远不及《新诗》，与《新诗》涵盖北京、
上海等地诸多已成名的诗人不同，《诗志》等容纳了更多的青年诗人和边缘诗人。而这些在不同地方
发行的诗刊，其发表的诗作风格也比较多样，并不完全是现代诗，加上它们分布的广泛性和各自的
相对独立性，就更不是现代派所能容纳的。 毋宁说，到三十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二十周年的时
候，新诗进入了建设期与收获期；而更为重要的是，此时涌现的大量的文学青年为新诗提供了新的
动力，这些青年学生和文学青年在步入诗坛后，一度追赶、模仿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如果不是日本的
入侵，可以预见一个新诗创作的鼎盛期，但随之而来的战争，让这批诗人辗转各地，逐渐分化，诗歌
风格变了，政治选择也不同，纪弦等选择赴台，蒋锡金等倾向左翼。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战争到来之
前的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中国诗坛却曾出现一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实际上路易士等人对此也有所
觉察，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就写道：“我认为，一九三六、三七这两年，乃是中国新诗的收获季：诗坛上，
新人辈出，佳作如林，呈一种五四以来前所未有的‘景气’”①。不过纪弦在叙述这段文学史时，将现代
诗与新月派作了截然对立的划分，认为“中国新诗的收获季，同时也就是自由诗运动的成功，南方精
神的胜利”，是因为打破了新月派的格律诗，才取得如此成就。 纪弦此说还是有些历史后设的意味，
且不说参与《新诗》编辑的孙大雨、卞之琳本就与新月派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单就《新诗》所发表的
林庚、罗念生、吴兴华、陈梦家等人的作品来看也依旧带有新月派的痕迹。其实《新诗》原本就是新月
派与现代派诗人合作的产物，这显示了三十年代中国诗歌的融合，不仅是南北地域之间的交流，也
有诗歌风格的融合，这也是三十年代中期诗坛呈现“景气”状态的内在原因，而并非如纪弦所说是自
由诗替代格律诗的结果。 而纪弦也并未外在于这个潮流，他与北平吴奔星、南星等诗人之间的交流
与互动，也正是内在于这一时代大潮之中的。 只是在后来提倡现代诗的情况下，纪弦才从中离析并
特意强调了现代主义一脉，而相对忽略了其他诗风的存在。 实际上无论是早期的《火山》，还是《菜
花》与《诗志》，都没有发刊词，内容基本上都是单纯的作品，连论说文字都没有，可见此时的编者纪
弦也尚未形成较为固定的诗学观点或编辑理念，刊物主要承担的还是为作品提供发表园地，为诗人
间提供沟通平台的功能。
纪弦与北方诗人之间的交往，在他一九四四年创办《诗领土》时得到了延续。 《诗领土》为同人刊
物，在该刊第二期上登载了《诗领土同人录》与《社中记事》介绍同人情况：
路易士、董纯瑜、南星、石夫、田尾、叶帆、陈孝耕（以上核心同人即最初之出资者□）、
隐心、白茝、何穆尔、秦家洪、穆不已、胡大麦、契夫、萧雯、徐扬、枫叶、林纯瀛、徐宁摩、穆
①纪弦：《纪弦回忆录》第 2 部，第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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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张正、紫园、遇圭、方滢、沙丘、刁陵、TE、新同人续在扩大征求中①。
现在我们的同人，已经有三十个左右了。 而在这三十个左右的同人之中，除了少数的
几个之外，差不多全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就中年仅十七岁的董纯瑜，乃是我们这一群里
的最青春的一个。南星和方滋在北京。穆不已在天津。石夫在镇江。陈孝耕在太仓。叶帆、
秦家洪、徐宁摩、穆穆、遇圭在南京。 其余的在上海。 ②
就横向关系而言，该刊为沦陷区诗人提供了发表与交流的平台，已有论者指出这个作者群与以
汪伪政府中人为主的《风雨谈》作者群有较大的重叠③，与胡兰成所编《苦竹》也存在关联。 从纵向的
联系来看，该刊作者群与《菜花》《诗志》也存在一定的延续，除了路易士、南星之外，还有石夫、田尾、
方滢等。 其中石夫就是“淮扬四贤”之一的常白④，田尾是路易士之弟，方滢为《诗志》作者史卫斯⑤。 此
外，《诗领土》也延续了《诗志》作者群的一些特点，如地域分布比较广泛，除了南京、上海等江浙地区
的诗人外，也有北京、天津等地诗人，这延续了《诗志》南北交流的特点，这或许要归功于南星在北方
的组织。此外作者群都是年轻人，这表明这些诗人是在上海、南京等沦陷后成长起来的新诗人，这种
出身让很多诗人后来也选择了赴台。
三、编辑理念与诗学观
如果说此前纪弦的编辑理念尚不明确的话，在编辑《诗领土》的时候，因为战时诗人大量迁移，
留在上海的纪弦已隐隐有沦陷区上海诗坛领袖的意味，他对新诗的前途问题也开始频频发言，还提
出“诗素”的概念，以解释他的诗学观。 他首先从历史的视角检讨五四以来的新诗，否定了新月派的
格律诗，认为“格律至上的新月派是白话诗的反动”，而在他看来以“象征诗”和“意象诗”为代表的现
代派，“在作品上的成就远比新月派为大”，对现代派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他也认为“站在今日全新
的立场是，总之，现代派，还是不够‘新’的”⑥。 对现代派也是作了选择性的接受。 那么他所谓的“新”
指什么呢？在《社论三题》的“什么是全新的立场”中，他给出了简明的回答：内容与形式都新，但更强
调内容的新，“首先要有一个新的内容，然后就不愁没有新的形式了”。 这虽是“内容决定形式”的老
调，但纪弦此说还是有一些新意，这要与他所提出的诗素结合起来看。 这意味着诗素主要由内容决
定，其次，内容的诗素又通往普遍的形式：“诗素”“提炼自现代生活之体验，一面追求那最纯粹的永
久之姿，普遍之姿，一面踏巡其最尖端的未拓的处女地。”⑦与此相关的有两个问题：一是路易士继承
了早期《现代》诗人群对所谓“现代”的说法，二是他的现代诗学又掺杂了瓦雷里（梵乐希）等人的纯
诗观念。而更为关键的是，他受到废名有关内容与形式论述的影响。对于纪弦所受瓦雷里的影响，学
界已有论述，另外还可以为证的是在《异端》中，他曾以青空律的笔名翻译梵乐希的诗作⑧，与叶儿家
译 Jackson Matthew《梵乐希论》一起发表；而对于纪弦诗学观念受废名的影响，学界关注还不多。 战
前废名曾在北京大学开始讲授新诗研究的课程，其讲稿后来以《谈新诗》发行。他是从形式与内容的
①《诗领土同人录》，《诗领土》1944 年第 2 期。
②《社中记事》，《诗领土》1944 年第 2 期。
③杨佳娴：《悬崖上的花园：太平洋战争时期上海文学场域 1942—1945》，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3年版，第 576页。
④纪弦：《纪弦回忆录》第 1 部，第 129 页。
⑤参考吴心海：《揭开诗人史卫斯之谜》，《档案春秋》2016 年第 1 期； 吴宗锡：《史卫斯、 田多野的点点滴滴》，《档案春
秋》2016 年第 4 期。
⑥路易士：《五四以来的新诗》，《诗领土》1944 年第 4 号。
⑦路易士：《社论三题·什么是全新的立场》，《诗领土》1944 年第 5 期。
⑧青空律译：《梵乐希诗》，《异端》194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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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谈新诗的，在他看来，新诗与旧诗的区别在于，前者形式是散文的内容是诗的，后者则相反。
纪弦关于诗素的说法与废名所说的“诗的内容”近似，实际上纪弦此时对废名的诗作极为推崇，他用
来说明“真自由诗”诗素馥郁的例证就是废名的《街头》。在他看来，“一首伪自由诗，往往可以还原为
一篇散文。但是一首纯正的艺术品的自由诗，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还原为一篇散文了”，而《街头》正
是这样一首无法还原为散文的诗，“我们不得不叹服于它的完美的， 不可分割性， 因为它是一个整
体，一个系统，一个秩序，一个创造的宇宙，一个理想的世界……”“不押韵，无格律，以散文的句子
写，然而是充满了‘诗素’的……”“照原来的样子排列，固然是诗而不是散文，即改为散文的排列式，
它也还是诗啊。 ”①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从废名的〈街头〉说起》，将《街头》作为具有诗素的新诗典
范②。这种诗与散文截然二分的新诗观，以及他对纯诗的追求，当他后来在台湾倡导现代主义的时候
依旧是核心思想。
日本投降后他改笔名为纪弦，并一度为生计奔走，直到一九四七年被上海一家教会学校聘为教
员才安定下来。紧接着他又创办《异端》，“《异端》的作者，除老友石夫、林栖（即南星）、胡启、谢野、仁
予、蓝本及其他‘诗领土社同人’外，也有几位新发现的青年诗人，如洪华、奥耶等，都写得很好”③。在
《异端》的出发号上有纪弦撰写的《宣言》，该宣言除了宣扬文学艺术的纯粹化以外，就是对左翼文学
的批判④。这篇宣言与其说是在阐发一种诗学观，不如说是在表明其反共的政治立场，而这与此后现
代派第六条宣言也是一致的。 不过《异端》仅出两期，纪弦便带着第三期的稿子赴台了。 台湾之行与
他的文坛交往有一定的关系，邀请他前往的是穆中南，便是《诗领土》的同人穆穆，与纪弦的内兄胡
金人相熟，他邀请纪弦前去担任《平言日报》副刊《热风》的主编。
纪弦所编的《热风》是综合性副刊，也登载诗歌，如果仅从诗歌的角度而言《热风》可说是《异端》
的直接延续，这不仅在于主编是一人，有时连稿件也是直接借用《异端》存稿：“《热风》的稿源，除了
来自一般投稿，还有我从上海带来《异端》备用的大批存货，我有的是办法。 ”⑤可以说《热风》是纪弦
两岸诗歌活动的中介与过渡，纪弦也由此认识台湾诗人方思，方后来成为现代派骨干成员。 而他到
台湾后办的一个诗歌刊物应该是《诗歌周刊》，是由纪弦、钟鼎文与葛贤宁共同发起，借《自立晚报》
副刊发行。钟鼎文与纪弦早就相识，此前他用笔名番草，在《诗志》上曾发表《跋涉》《为白杨而歌》《年
老了的枫树》等诗作，而在《新诗周刊》上他不仅以原名发表了《诗的渊源》《论诗人的“节”》等文章，
也继续以番草的笔名发表《白色的花朵》《东港的过访》等诗作。而在该刊发表诗作的还有覃子豪、上
官予、李莎、钟雷、林亨泰、彭邦桢、古之红、公孙嬿、墨人、杨念慈、亚汀、李春生、罗行、叶泥、郑愁予、
杨允达等。 其中覃子豪与纪弦相识最早，他一九三六年去日本时便与覃子豪相识；而林亨泰是台湾
人，光复后曾与陈千武等组织银铃会诗社。 由方思与林亨泰的加入可见，纪弦此时所编辑的诗歌刊
物，也部分地成为大陆诗人与台湾诗人交流融合的渠道。 该年纪弦还在潘垒的资助下编《诗志》，作
者群大抵也是这些。
不久纪弦便创办了《现代诗》，创刊号的作者便几乎由《新诗周刊》作者组成，如蓉子、彭邦桢、李
莎、杨念慈、上官予、墨人、亚汀、郑愁予、罗行、李春生等均是。 只是在后来才逐渐分化，先是纪弦等
退出《新诗周刊》，该刊由覃子豪、李莎接编，在纪弦创办《现代诗》的第二年，覃子豪与钟鼎文、余光
①路易士：《社论三题·伪自由诗及其他反动分子之放逐》，《诗领土》1944 年第 5 期。
②路易士：《从废名的〈街头〉说起》，《文艺世纪》1944 年第 2 期。
③纪弦：《纪弦回忆录》第 1 部，第 148 页。
④《宣言》，《异端》1948 年出发号。
⑤纪弦：《纪弦回忆录》第 2 部，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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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人筹组“蓝星”诗社，并借《公论报》副刊出《蓝星》诗歌周刊。 当纪弦于一九五六年组建现代派，
并抛出现代派“六大信条”后，台湾诗坛的分化便愈加明显。 因对诗歌认识的不同，覃子豪与纪弦之
间还爆发了关于现代诗的论战。《新诗周刊》的部分作者选择了态度较为中和的蓝星诗社，部分则选
择了中立，如彭邦桢就是如此，也有部分诗人不仅加入了现代派，而且还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这包
括叶泥、郑愁予、杨允达、罗行、林亨泰等，他们均为现代派第一届年会的筹备会成员。 这些经由《新
诗周刊》延续而来的作者群，为纪弦创办《现代诗》并最终组建现代派提供了最为基础的人脉资源，
这也是纪弦的现代诗运动能取得如此大反响的社会因素。
反观上海与台北时期的纪弦，编辑刊物尤其是诗歌刊物，是他文学生涯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从
他编的第一份刊物《火山》到最为辉煌的《现代诗》，中间跨越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而且经历了抗日战
争，从空间上也经历了从上海、香港到台湾的地域跨域。
从上文详细罗列的各时期刊物的基本作者群可以发现，虽然他早期所编的《火山》《菜花》等诗
刊，与后来的《现代诗》并无明显的作者重叠，但如果连续地看，他各时期的编辑工作，其基本的作者
团队却是有连续性的，无论是从《火山》到《菜花》，从《诗志》到《诗领土》，到《异端》，从《异端》到《热
风》《新诗周刊》，到《现代诗》，任意两个相连的刊物均有作者的重叠与延续。 这些相对稳定的作者
群，既是纪弦能不断编辑新刊的人力资源，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纪弦编辑风格的稳定性，这也
可作为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与大陆三十年代现代派之间历史渊源的佐证。
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的作者群也有不少变化。 有时是作者群的扩大。 如从《火山》《菜花》到《诗
志》，就增加了来自北平、福州等地的作家；《诗领土》则增加了大量的南京作家，这与纪弦在沦陷区
上海的政治立场有关。 而有时则是作者群的分化。 如《新诗周刊》由纪弦、钟鼎文、覃子豪等共同编
辑，也因此包容了较多的诗歌流派，但在创办《现代诗》之后，纪弦便转而提倡现代主义，尤其是现代
派的成立，更是将“现代”的诠释极端化，因而导致了诗人团体的分化与重组。
与作者群的分化与重组相呼应的，是作为编者的纪弦，其编辑理念和诗学观也有所变化。 他早
期是在现代派诗人后亦步亦趋，到四十年代中期则借鉴瓦雷里的纯诗与废名有关“诗的内容与散文
的形式”等观点，形成了一种既新且杂的诗学观，这也为他后来提倡新诗的再革命提供了丰富的理
论资源。 不过正如胡兰成所指出的，纪弦对政治问题和诗学理论的思考并不深入，“很少研究，也不
想研究”①，这也导致他对多种诗学资源并未充分融会，导致他的诗学观内部时相龃龉，但也正是这
种矛盾性或者说是复杂性，显示了路易士/纪弦尝试超越《现代》诗人群的努力，而他四十年代的诗
学面貌，也表明他后来提倡的现代主义虽然很大部分源自三十年代现代诗人群的遗产，但其中也不
乏纪弦个人独特的理论思考和写作实践。
纪弦先后创办、编辑多种诗歌刊物，诗刊编辑是其诗人角色之外最为重要的文化身份。创办、编
辑诗歌刊物，是他为自己的作品寻找发表渠道，并进而寻求友声即拓展文坛社交圈的文化实践。 经
由诗刊编辑和诗歌创作，他不仅得以栖身自由主义文人圈，同时也成为现代派的一员。 而他赴台之
后，又通过办刊、编辑等方式，将上海现代主义发扬光大，成为台湾现代主义诗潮的重要推动者。
还值得留意的是，除将上海现代派延续到台湾现代主义之外，纪弦也有较多的个人诗歌实践和
诗学理论创新。尤其值得留意的是两方面：一是三十年代中期，纪弦经由创办诗刊，与武汉、福州、北
京、香港、上海等地的青年诗人，相互连接为一个全国性的诗人网络，是当时青年诗人试图积极发声
的尝试，也是诗坛的重要收获。二是四十年代，纪弦在继承现代主义诗学理念的过程中，也试图借鉴
①胡兰成：《路易士》，杨之华编：《文坛史料》，上海：中华日报社 1944 年版，第 2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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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雷里、废名等资源，探索诗歌新的出路，提出“诗素”这一重要的诗学概念，并试图经由他所主办的
刊物深入探讨并推广这一概念。将上海现代主义与台湾现代派之间的源流进一步具体化，同时凸显
出纪弦在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实践和理念创新，是纪弦作为编辑这一社会角度的意义所在。
As an Editor:Jixian/Lu Yishi’s Vocation，Social Communications and Poetics
Liu Kui（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whathas been ignored by usto Jixian ／ Lu yishi， who is an important modern poet， is that he is also an editor
of lots of poetry magazines， such as the Volcano， the Cauliflower， the Poetry， the Modern Poetry and so on． Lu Yish-
ionce learned drawing in Suzhou， and this experience provides him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 for editing． What’s more，
poetry magazines can publishhis own poems， and is his way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poets too．Taking the Poetryfor
example， by communicating with Beijing’s Minor Odes of the Kingdom， Fuzhou’s Leaf of Poetry， and Hong Kong’s
Red BeanJournaland so forth， they nearly formed a young poets circle all around China． Last but not least， Jixianinherit-
ed the spirit of Shanghai modernism， and he also tried to develop his own poetic by editing．
Key words： Jixian ／ Lu yishi； editor； the Poetry； The Modern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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